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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理解恩格斯的辩证法及其方法论意义

薛俊强

摘 要  恩格斯提出了哲学现实化的时代任务，开启了哲学通达社会现实的思想道路，

冲破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唯心主义的思想束缚，破除了其神秘主义的体系外观，批判性

地吸收了其哲学中蕴含的改变世界的辩证法精神，将之改造为揭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

规律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唯物辩证法承载了这一新哲学世界观的理论功能与使命。它

不是机械形而上学和非批判的实证科学，而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发展的历史科学，是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石。恩格斯将辩证法、唯物主义与认识论统一起来，扩展了马克思实践唯

物主义的理论空间和历史性内涵，开创了具有鲜明实践批判性特质的唯物辩证法，奠定了历

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是洞察资本主义本质和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武器。恩格斯的

辩证法立足“自然—生命—劳动—人类”有机整体的大历史观和人类史观，澄清了观念范畴

得以生成的感性前提，澄明了社会现实乃是过程的集合体，提高了人们理解事物矛盾运动本

质的思维能力，把辩证法作为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和世界观，在人类认识史和社会科学研究范

式方面引发了重要的方法论革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与哲学社会科学范式的方法

论革新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关键词 恩格斯；辩证法；哲学现实化；实践唯物主义；理论范式革命

中图分类号 B0-0；B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4）02-0061-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0FKSB023）

学界以往对恩格斯哲学思想的阐释主要基于作为马克思哲学阐释者的恩格斯，忽略了作为具有独

创性哲学理论贡献的恩格斯。很少有学者像恩格斯这样被不公正地对待和诽谤。他被指责没有受过系

统的哲学思维训练，没有留下较为系统的哲学论著，只是具有零星的哲学思考片段，不具有哲学理论家

的思想特质，并被指责制造出一种与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精神背道而驰的自然辩证法和机械形而上学

唯物主义哲学。以上是对恩格斯辩证法思想的严重误读乃至歪曲，矮化了恩格斯辩证法思想应有的当

代意蕴，低估了其在人类认识史和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变革中引发的方法论革命。恩格斯不仅是革命家

和实践家，更是具有独特思想特质的哲学理论家。只有立足资本主义批判史的问题视域和无产阶级解

放的历史情境，全面评判恩格斯辩证法独具特色的思想特质及其方法论意蕴，才能全面深入理解恩格斯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发展作出的独特理论贡献，还原一个客观真实的恩格斯思想原像。

一、思辨哲学的终结与哲学现实化的时代任务

恩格斯提出哲学现实化的时代任务，这一点与马克思有着共同的精神追求。恩格斯与马克思共同

变革了哲学的提问方式、思想内容和理论功能，冲破唯心主义的束缚，开启了一场哲学变革之路。这一

思想变革集中体现在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唯心主义观念拜物教的批判。思辨唯心主义哲学把先入

为主的概念自身的逻辑等同于事物本身的逻辑，这种哲学观念导致其在自然观和历史观上的神秘性，无

DOI：10.14086/j.cnki.wujss.2024.02.007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2 期

法真正认识人、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真实关系。在恩格斯共同参与写作的《神圣家族》一书中，思辨唯心主

义哲学的思维方式被概括为“如果哲学家以思辨的方式说出这些存在物，……在思辨哲学家说出的每一

种存在物中，他都完成了一次创造行动”［1］（P279）。究竟何种缘由导致思辨唯心主义如此思考问题呢？

是什么赋予思辨唯心主义哲学具有这种神秘性魔力？按照黑格尔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精神和观念之所

以具有这种力量，乃是因为“精神在否定的东西那里停留，这就是一种魔力，这种魔力会把否定的东西转

化为存在”［2］（P21）。黑格尔上述思辨唯心主义秘密被归结为“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在的过程，

了解为绝对的人格。这种了解方式就是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1］（P280）。事物自身的灵动与丰富性

只有依靠这种神秘的精神，使主体成为精神自我的显现，精神战胜面前的一切事物成就了自身，这是一

种无视个人存在的观念强制和无人身的理性，是一种颠倒人类与世界现实关系的神秘观念拜物教。

恩格斯深入人类经济史、政治史和社会史学的感性生活内部，破解思辨唯心主义哲学产生的社会历

史根源，切实找到一条通往社会生活的现实道路，这是与恩格斯对哲学本质的评判看法联系在一起的。

在恩格斯看来，哲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意识形态，所有意识形态都把自身想象为能够脱离社会的独立思

想形式，然而意识形态与社会经济、政治现实的关联是无法从根本上否定的。在恩格斯看来，意识形态

与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从15世纪中叶起的整个文艺复兴时期……哲学的内容本质上仅仅是那

些和中小市民阶级发展为大资产阶级的过程相适应的思想的哲学表现”［3］（P308-309）。恩格斯把哲学本

身的源起归结为一个社会历史问题，而不是观念史意义上的概念自我演绎。反对唯心主义必然得出唯

物主义的结论，唯物主义的原初本意就是探寻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真实存在，按照事情本来的样子理

解现实世界，抛弃一切同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唯物主义是从事实本身的内在联系出发把握

事物的实践态度。“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

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3］（P280）由此可见，哲学的内容

必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更，作为一成不变的绝对哲学是不存在的。哲学无法超越产生它那个时代的

社会条件。只有终结形而上的思辨唯心主义哲学话语体系，将问题的思考视域置于真实发生的社会现

实之中，才能身临其境迸发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强烈精神共鸣。对哲学产生最大且直接影响的是政治、法

律和道德。历史呈现的并不是概念教导的，哲学思想与概念的发展变化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发展和物质

生产所决定，这就是唯物主义方法的体现。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哲学强调概念和理性的绝对，用思维和

存在的同一性证明思维产物的现实性，从而陷入了神秘性、非历史性的观念拜物教误区，无法真正理解

人、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真实联系，更无法透视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时代本质。

揭示观念拜物教和思辨哲学的秘密需要一种从事物本身的内在联系出发并历史地思考问题的新唯

物主义哲学。恩格斯反对思辨唯心主义哲学用幻想和思辨的联系代替真实的联系，克服抽象的唯物主

义和抽象唯灵论的二元论思维传统，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有机地统一起来，破除了在自然观和历史观

上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唯心主义幻想。唯物主义用现实和真实的联系审视事物，这种唯物主义不同

于用静态和僵化的观点看待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机械唯物主义。恩格斯从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双重

批判展开对传统思辨哲学的批判，形成了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批判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因此，把

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哲学界定为辩证唯物主义是恰当的，这符合他们思想的本意。“人们决心在理解现实

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

那样来理解。”［3］（P297）在黑格尔看来，社会现实是由其背后的思想观念主导支配的，哲学本身就是现实

的再现，对观念的理解就意味着改变世界的行动，绝对观念和理性取代了现实的感性生活，思想观念本

身成为哲学自我荣耀的思想事业。“黑格尔的哲学满足了现代性自我确证的要求，但付出的代价是贬低

了哲学……对于当前时代的重要意义，毁灭了自己对时代的兴趣。”［4］（P45）哲学摆脱了其神秘的面纱，

成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3］（P295）。在探索哲学现实化、时代化和通往社会生活的现

实道路上，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哲学开创的辩证法思想传统，破除其神秘主义的体系外观，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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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地吸收其哲学中蕴含的改变世界的可贵辩证法思想基因，将之改造为揭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动、发

展和变化规律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通过对黑格尔唯心主义思辨哲学的批判改造，黑格尔哲学体系

留下的是“辩证的思维方式以及关于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是一个无止境地运动着和转变着的、

处在不断的生成和消逝过程中的世界的观点”［5］（P26）。恩格斯继承改造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思想遗产，

重视对黑格尔思辨哲学蕴含的具有时代内容的阐释，塑造了深入剖析社会现实问题的历史眼光和辩证

思维方法，即坚持否定原则的辩证法，锻造有效而深入地理解、思考和透析世界的思维方式［6］（P69-71）。

恩格斯把那个时代的哲学置于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框架中进行审视，哲学也只有现实化才能真正理

解他那个时代，黑格尔哲学以思辨唯心主义的方式道出了那个时代的精神特质，其思想有着强烈的时代

化和现实化冲动，“谁道出了他那个时代的意志，把它告诉他那个时代并使之实现……他所做的是时代

的内心东西和本质，他使时代现实化”［7］（P334）。如果说哲学是思想中所把握的那个时代精神，那么哲

学怎样才能把握时代精神呢？黑格尔最终试图以精神自我认识的思辨唯心主义体系来把握时代，但其

出发点是神秘的，不能把握真正现实的人和社会。这就需要对黑格尔的全部思辨哲学进行改造，将其思

想的历史现实内容解放出来，从而更好地理解时代并改变世界。这一过程只有通过把哲学现实化方可

达成。如果说哲学的现实化在黑格尔那里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和思想冲动，那么恩格斯将哲学的现

实化界定为哲学对其自身的否定，意味着需要找到理论通达社会现实的思想道路，意味着哲学只有深入

社会现实本身之中，只有解放了感性，最终使感觉直接成为理论家，这时哲学的使命才宣告完成，哲学在

这个意义上便就此终结。恩格斯和马克思共同开创的哲学革命是对“柏拉图起就统治了西方哲学，而黑

格尔还视之为理所当然的概念等级进行了质询”［8］（P24）。哲学只有现实化和时代化才能实现作为真理

的力量。历史是已经实现的哲学，哲学的使命在于使自身现实化，现实化的关键在于切中社会现实和通

达事物本身。恩格斯基于对自然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的广泛研究，改造了哲学的理论形态和功能，提出

了哲学现实化的时代任务，“通过拒绝把哲学当做‘哲学’来生产却又在他的政治的、批判的和科学的著

作中实践着这种哲学——简言之，他通过开创一种——在同一时刻作为阶级斗争的赌注和特许场所的

——哲学和社会实践之间新的‘批判的和革命的’关系，成为第一个向我们指明道路的人”［9］（P249）。阿

尔都塞上述对恩格斯所开创的哲学的现实化道路的评价是极为贴切和中肯的，哲学现实化的根本任务

是指明哲学的使命在于揭示此岸世界的真理，若要在对尘世的经济政治批判中实现哲学，理论研究的真

正动力则在于事实本身和问题，而非哲学自身。从这个意义上说，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思辨哲学终结

了。“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10］

（P544）辩证法是传统哲学遗留下来的唯一思想遗产，恩格斯将这一思想遗产提升到辩证唯物主义世界

观的思想高度，将唯物辩证法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世界观和方法论。

二、恩格斯辩证法思想的实践向度及其理论特质

思辨哲学的终结意味着新哲学世界观的孕育和提出，唯物辩证法承载新世界观的理论功能和使命。

恩格斯晚年对辩证法展开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这一任务与恩格斯对哲学本质的理解及其时代任务紧密

相关。针对恩格斯晚年关于自然的辩证法研究和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国内外学界有很大的争论，这

与对恩格斯哲学观的实质评判及其晚年从事自然科学和辩证法研究的根本意图的不同理解有很大关

系。卢卡奇认为，辩证法只存在于人类历史活动和思想领域，自然本身没有辩证法，辩证法是反映主体

内部思想冲突的一种理论形式。基于此，他否定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并认为恩格斯将实践对象指向自

然科学和物质世界，误导了辩证法的真实意义，没有达到马克思对社会实践的理解水平，忽视历史领域

主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样无法激发无产阶级的阶级革命意识。卢卡奇试图以历史辩证法取代自然

辩证法，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立场对立起来，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界定为一种毫无主体性的机械

唯物主义，不同于马克思所建立的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卢卡奇上述观点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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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效应，包括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内的诸多理论家都把恩格斯的哲学看成一种无法登上哲

学高雅殿堂的实证语录汇编。卢卡奇指出，“恩格斯的最深的误解在于他把工业和实验的行为看作是

……实践。……实验恰恰是最纯粹的直观”［11］（P206），认为恩格斯将社会实践简单等同于科学实验和工

业技术，高估了现代实验自然科学作用，把社会领域看成一个充满自然因果规律的现实领域，这是对社

会实践概念的自然主义还原，是向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批判的旧唯物主义的回归。卢

卡奇之所以把实验看成一种抽象直观，因为他是从物化意识的资本主义批判视角出发的，他眼中的自然

没有历史，只有人类社会才有历史，那么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的实验和工业本身就没有历史，也就不能成

为解放人的力量，这种抽象物质力量只会压抑人，消解人的革命主体意识，若要推动这种主体意识形成，

只有依靠体现人类主体性的历史的辩证法。卢卡奇的主体性哲学割裂了自然与历史的辩证统一，依然

是恩格斯所批判的那种主客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恩格斯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将唯物辩证法作为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根基，离开唯物辩证法就不可能真正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辩证法的本体论前提是唯

物主义，自然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在物质世界的集中表达。恩格斯晚年研究自然辩证法的意图在于通

过当时的最新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从科学事实中总结出凝结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及其思想领域共有的

辩证法原则，将作为理论思维形式的辩证法作为批判资本主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辩证法

在人类历史领域中的表现就是历史螺旋上升的辩证运动和发展规律，在思想领域中的表现就是否定和

批判性的思维方式。自然领域的辩证法与社会历史领域的辩证法表现形式不同，后者渗透了主体的历

史意识和激情创造，不能用物理自然世界的辩证运动揭示人类历史活动，恩格斯在这一点上既批判割裂

自然与历史内在统一的二元论思维，也反对用自然领域的辩证法规律直接解释人类历史与思想活动，从

而超越了机械论的自然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哲学与自然科学相互疏远，恩格斯晚年反复强调要加强

哲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盟，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地认识现实世界的本质和运动规律。如果忽视自然科学的

成果，仅从主体性的视角出发，就难以发现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所释放的解放力量，也无法看清这种力量

可以推动人类认识自身及其与社会的关系，无法真正弘扬人的主体性力量。如果从整个人类史、自然史

和社会史的视域出发，全面看待人、自然与社会的辩证关系，实验和工业就不是简单的抽象直观，而是一

本打开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其中蕴含着解放人的巨大潜力。实验和工业通过改变人与世界的关系而改

变社会关系和整个社会。实验和工业作为一种社会历史性力量，彰显了实践作为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

卢卡奇的主体性批判哲学未能解决任何问题，因为他仅仅把这看成是理论而不是实践的任务。他对恩

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指责是片面的，其所谓恩格斯忽视实践的历史主体维度的说法也是不成立的。在对

待实践、工业与人的发展问题上，恩格斯与马克思的思想旨趣有着惊人的契合度，他们主要关注自然科

学和工业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后果，将其指向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他们有着将自然科学成果纳入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性分析这一共同的理论意图和问题意识，具体包括自然科学和技术对资本

主义生产条件和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人类自我发展的状况、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资本主义逐利行为造

成的环境破坏。“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

备。……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1］（P193）工业是人的力量的

公开展示，尽管工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是异化了的人的活动，但工业仍是人主体能力的展现，是自

然界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这种历史关系无法通过思辨的否定消除，而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必然结

果，其中蕴含了解放人的潜在力量。这一点也恰恰是恩格斯强调的。恩格斯不是单纯从实证描述的意

义上称赞工业的伟大和神奇，而是着眼于大工业为人的解放奠定社会前提的意义上考量工业与人类发

展的关系，“只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极大提高，……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一切人

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公共事务”［5］（P189-190）。恩格斯充分意识到自然科学技术进步引起

的社会冲突和矛盾，将技术发明及与此相关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将两者对工业解放潜能的赞赏与对资

本主义社会状况的强烈批判联系起来。恩格斯与马克思在对待实验和工业的态度本身也是一种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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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们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矛盾运动中把握工业对人类的解放潜能，实验和工业本身就是实践，它

们是链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桥梁纽带，辩证法将这种纽带关系真实地表达出来，其内在蕴含着实践

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来源于人与自然的历史生成关系，来源于自然界与人类历史活动的矛盾运动本

性，来源于人类特有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形式——实践。自然界是人类活动的前提和无机的身体，实

践能动性有着坚实的自然基础，也有着主体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的人类精神基因。自然史与人类史彼

此相互依存，两者都可归结为一门科学，即历史科学。

恩格斯绝非从知性直观和经验视角来对待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他关于劳动创造人本身和工业的相

关思考丰富了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空间和历史性内涵，将马克思的实践观点置于“自然—生命—

劳动—人类”有机统一的世界观立场之上，将这种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大历史观转化为改造资本主义

的历史行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根基是辩证唯物主义，恩格斯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唯物

主义根基，避免走入抽象的主体性哲学和形而上学理论误区，真正坚持对人类历史分析的唯物主义立

场。卢卡奇夸大了实践的本体作用，抽空了作为实践基础的自然，忽略了作为自然与社会物质变换基础

的劳动。他晚年修正了自己之前的观点，强调工业和实验具有实践改变世界的社会功能，“实验是纯粹

的直观。……在工业生产中，每一单个的活动不仅代表着一种有目的的劳动行为的综合，而且它本身就

是这种综合中的一种有目的的，即实践的行为”［11］（P14）。尽管卢卡奇晚年作了自我修正，一定程度上恢

复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声誉，却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内近年来也出

现了在自然观、实践观和历史观上把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起来的研究倾向，这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关

系研究的一种极端化处理，重新走上了卢卡奇开启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差异的理论歧途。要真正回应

和解答这个问题，需要把握恩格斯为何晚年研究辩证法问题以及这一研究在恩格斯晚年整个理论工作

中的地位问题，需要从世界观方面总体比较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关系，而不是凭借单纯文本学研究的考

据问题就可以独自解决的，这事关对恩格斯所持有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整体理解把握。务必要澄清的是，

恩格斯从来没有脱离整个社会主义发展史、无产阶级工人运动史和资本主义批判史来独自研究自然科

学，也不旨在创立一门独立于人类历史以外的机械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体系。“所有试图绕过恩格斯而直

接达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动向，都包含着一个无意识的政治企图：试图擦除工人运动或革命实践与马克

思主义之间的关系。”［12］因此，指责恩格斯脱离社会历史维度观照自然对象和建立知性形而上学唯物主

义体系的说法是违背基本事实的。这种观点完全忽视了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原创性，贬低和矮化了恩格

斯开创的唯物辩证法理论创新传统。

恩格斯晚年从自然科学中吸取相关成果，研究自然史并阐发德国古典哲学，提出唯物辩证法构想，

建立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科学认识论基础，破除了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

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二元对立观点，使无产阶级掌握了反抗资产阶级和开展革命斗争的科学理论武器，为

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唯物辩证法是一座打通唯物史观并应用于资本主义

批判的思想桥梁，指明社会主义实现的方向和道路，克服人类对自然现象和社会认识的双重理论直观，

将人类对自然和历史辩证运动规律的认识转化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和实践行动，因为“唯物主义历史

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10］

（P495-496）。恩格斯晚年研究自然辩证法、自然科学史和人类史问题，用科学理论武装工人阶级头脑，

认清资本主义实质，使工人运动摆脱小资产阶级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消极影响，创立科学的社会主义理

论。自然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是统一的，从自然的历史和社会的历史中发现贯穿其中的辩证运动过程，

在自然界和社会中存在形式上相似的辩证运动规律，恩格斯将这种作为理论思维的辩证法运用于对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性分析，完成一场关于人类解放的思想革命，构建一套分析自然与人类社会的科

学方法论和世界观。他晚年研究自然科学，力图建构一套概括自然界和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辩证的自

然观和历史观，奠定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科学根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内在统一于人类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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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活动，恩格斯对辩证法的研究秉持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立场，赋予辩证法以鲜明的实践性、批判性

和革命性思想特质：辩证法弥合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架起从理论过渡到实践的思想桥梁，从而引发

行动；辩证法变革世界的否定性，澄清理论范畴之历史形成过程与感性生活前提；辩证法从价值目标上

引发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和实现人的自由解放。辩证法拒绝直观静态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和客观性思

维，表征了一种历史性的思考方式，体现认知主体变革世界的实践感觉、行动潜能与理论智慧。辩证法

在本质上是革命和批判的，是阐明事物之间普遍联系与运动发展的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的科学。从

这个意义上说，恩格斯与马克思对辩证法实践特质的理解是根本一致的。

三、恩格斯辩证法所实现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方法论革命

恩格斯的辩证法研究旨在捍卫马克思辩证法的实践批判性和科学性特质，阐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

方法论特性，论证新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前提，使辩证法成为科学的理论思维方式和认识事物发展变化的

世界观，彰显辩证法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价值。目前，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及其方

法论意蕴依然被矮化和遮蔽，恩格斯思想的研究依然局限在马克思的思想光谱中被观照，恩格斯的辩证

法思想开启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转换的革命性意义依然没有得到学界的充分考量。

第一，恩格斯针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问题，提出“应该用什么方法对待科学”［13］（P601）

这一科学理论研究的核心议题，使辩证法成为评价科学（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自身具备科学性的理论

标尺。恩格斯立足人类史观和大历史观的理论视野，从历史科学的视角阐发辩证法是关于人类思维的

历史发展的科学，并对这门科学的原则方法进行了解释和说明，提出基于过程性和历史性原则的科学研

究理论范式，极大推动了科学的社会性、历史性和方法论观念变革，开启了新型社会科学理论范式转换。

对待科学总是有一个理解和前见的问题，科学本身被纳入人类认识的理解中，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

历史科学总有一个理解和评判的方法论前提，恩格斯在捍卫马克思《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方

法的科学性问题上关涉了辩证法问题，构建以唯物辩证法为理论根基的科学研究范式。他没有把黑格

尔辩证法视为单纯的思辨话语游戏，而是在新唯物主义的理论地基上使辩证法成为科学研究的理论思

维前提，从事物本身的矛盾运动和内在联系出发理解事物的本质，辩证法由此获得了库恩关于科学革命

结构性转变所提出的“理论范式”意义上的世界观革命。科学革命的根本结构性转变意味着“一个新理

论之所以被选择来取代旧理论，与其说是因为其真，还不如说是因为一种世界观的转变”［14］（P5）。古典

经济学家把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人类一般的生产前提，把反映这种生产方式的生产、分配和交

换范畴作为自然正当的前提承认下来。唯物辩证法的历史性和过程性思维拒绝对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

非历史性理解，它把既定生产方式放到更长的历史脉络中思考把握，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社

会现实的直观理解，开启一门奠基于唯物辩证法基础之上的新世界观。恩格斯将辩证法研究与对古典

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关联起来，他晚年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方面缘于批判杜林自然哲学的需要，深入研

究了古代史、古典哲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但最终目的和定位不是作为纯粹学院化的哲学思辨化的独

立研究，而是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本主义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恩格斯从“用什么

方法对待科学”的科学认识论视角论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的独创性贡献，与阿尔都塞从理论

生产范式视角解读《资本论》所实现的科学认识论变革具有共同点，尽管阿尔都塞试图抽离政治经济学

批判的黑格尔辩证法因素。从范式本身的意义来看，辩证法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特有的理论思维方

式，是把握科学研究事实的认知逻辑构架，是把握事实真相的存在论追问。恩格斯辩证法思想的根本实

践旨归在于回应其时代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开启哲学理论现实化和切中社会现实的理论道路，理论由此

介入社会政治经济生活。通过对19世纪德国和欧洲的政治社会现实本身的批判，恩格斯与马克思共同

发现了资本主义时代的根本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社会分工和劳动异化、社会贫困与阶级对立，

恩格斯将作为人类理论思维方式的辩证法融入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充分吸收那个时代的科学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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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然史、哲学史、经济社会史和人类学史等综合视野分析资本主义时代的问题，探究造成无产阶级贫

困和劳动异化的历史社会根源，从真实的社会生活出发破解资本主义一切理论意识形态话语的幻象。

恩格斯直面资本主义的时代现实问题，在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时代发展脉搏和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

基础上，探索无产阶级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现实道路，探索兼具科学性、实践性和价值性的辩证

法理论思考范式。恩格斯辩证法开创的思想道路启迪着我们思考如下重要问题：如何使人文和社会科

学理论研究能够真正切中现实，为社会和人的发展提供真正富有成效的理论指导。任何问题的研究都

是把客观矛盾的问题把握为主观意识的问题，这是理论思考和实践上解决问题的必然环节。因此，对问

题的把握需要理论思维和世界观引导，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发现问题至关重要。从事社会科学

理论研究本身就是问题的发现和解决过程，理论研究就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这是任何学科自

身存在意义的根本所在。社会科学研究依据辩证法可使其清醒认识到，任何所谓的社会事实和经验现

象都是被社会诸多观念构建起来的，使社会科学研究在视野的广度、理论的深度和研究角度方面打开探

寻真实感性世界的窗口，克服社会科学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思想片面和僵化教条。立足唯物辩证

思维，秉持历史性、过程性和整体性研究原则，社会科学研究运用的范畴及其理论前提就被理解为社会

生活的一部分，其自身的理论界限和影响领域才被看得非常清楚，这将克服各门社会科学用各种特有的

理论范畴来对社会作直观和片面的理解阐释。

第二，恩格斯将人类认识领域划分为非生物、有机生命和人类历史领域，并将其相应地划分为三种

科学知识类型，即关于非生物的科学，如数学、物理和化学；关于活的有机体的科学，如生物学；关于人的

生活条件、社会关系和法律观念上层建筑的历史科学，如哲学、法律、宗教与艺术等。这三种科学共同体

现了一种呈现事物生成过程的历史性和辩证否定性原则，区别仅仅在于辩证运动规律呈现方式的不同。

恩格斯辩证法建构起包括自然科学、生命科学和人类历史科学在内的真实的科学世界观。唯物辩证法

是承载和实现这门科学世界观的重要理论思维方式和思想载体。恩格斯辩证法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启示

在于：唯有立足“自然—生命—劳动—人类”有机整体的大历史观和人类史观，揭示人、自然与社会之间

互相维系的本源性关系，揭示人类历史起源的劳动根基，才能真正认清人类和社会运动发展规律。随着

人类对自然认识的加深和社会文明程度的发展，人们对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认识、理解和掌握能力逐

步提高。“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

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5］（P560）自然的

历史与历史的自然统一于人类的劳动实践，不存在脱离自然物质内容的人类社会，也不存在脱离社会生

活丰富内涵的纯粹自然。只有打通贯穿自然界、人类社会与思维领域的辩证法思想桥梁，才能发现和凝

练贯穿于非生物世界、有机生命和人类历史领域的历史过程性思维原则，从而真正构建起直面社会现实

本身和回到科学诞生之前的生活世界原初语境，才能真正彰显人性的本真状态。恩格斯的辩证法开启

了通向科学诞生之感性生活前提的理论道路，反对科学研究中的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理性至上主义的

论断。恩格斯与马克思共同致力于构建使“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的世界观，用作为理论思维方式的辩

证法对待科学。他们批驳科学研究中的自然主义（实证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先验主义独断论）的研究

方法，促使人们认清科学知识的限度，将作为辩证法的哲学定位于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之间，为追求实

证经验的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奠定世界观基础。恩格斯主要是通过对劳动、人与自然关系的阐述，从人

类学和大历史观视野出发，表明人类如何通过劳动从自然史进入现代社会，指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都遵

循辩证法的生成变化运动规律，指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坏了自然、人类与社会发展的平衡关系，从而

必然走向灭亡。恩格斯晚年研究自然辩证法的目的在于，通过借鉴最新自然科学研究成果，揭示自然本

身的辩证运动过程，将自然界的辩证运动比照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运动，确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

然走向死亡的历史必然性和趋势。恩格斯的辩证法研究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

新学术方向，只有奠定作为统一的辩证唯物的自然观和历史观，才能揭示资本主义的历史运动机制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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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趋势；只有建构起自然、人类与社会互为统一的人类史观，阐述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突破近代以

来唯心论、机械自然观的束缚，为科学认识人类起源、形成和人类社会发展演进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和

认识论前提，才能认清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根源与实质。

第三，恩格斯辩证法思想蕴含丰富的现象学思想基因，开启了后来现象学及存在主义哲学对现代科

学的反思批判先河。辩证法本质上是关于真正开端、起源、万物之本的历史科学。唯物辩证法作为科学

的理论思维，悬隔一切理论先见的本体论预设和意识形态幻象，寻求社会现实真相与面向事情本身，“哲

学是原开端的科学，是论证性原理的科学，是关于人类知识和行动之根源的科学”［15］（P92）。胡塞尔提出

了最为始原性的哲学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使哲学作为科学来看待，虽然恩格斯没有提出现象学的

哲学构想，但以辩证法来看待科学本身就是现象学的思考方式，“走出这些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

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3］（P273）。通往现实世界的这条道路有多重选择，比如实证科学、经验主义、观念

唯心和思辨哲学等，但真切认识世界的道路是以辩证法揭示的对实在的社会关系的清醒认识为前提的。

恩格斯通过哲学思想史、科学史和辩证法找到了通往真切认识世界的思想道路，提出了构建具有真正实

证科学意义上的辩证法学说，这是对待一切社会历史科学的理论前提和出发点，也是现象学要澄明的生

活世界。恩格斯的辩证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成科学和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使之与近代资产阶级

的古代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立区别开来，使辩证法研究真正具有解放人类与改变世界的方法论功能。人

类历史只有通过联系和观照自然史才能充分理解自身；人类自由只有被纳入一场生态及社会政治革命

的视域才能真正赢得。恩格斯发展了作为真正人类活动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坚持捍卫马克思和他创立

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超越对人类主体活动的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片面理解，首次使历史成为

真正人类活动的历史而被理解［16］（P239）。辩证法作为科学的理论思维方式及其历史运用体现为一种政

治活动介入手段，这种政治介入源于对社会现实的科学分析，成为革命行动的批判的武器和召唤者。恩

格斯辩证法学说提出“社会科学何以可能”这一知识社会学问题，使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历史发展规律

的理解奠定在坚实的辩证法揭示的科学基础之上，引发社会科学何以可能的知识界争论，反思实证自然

科学所引发的人文精神危机。“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

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5］（P559-560）辩证法是揭示科学范畴之感性前提的真实性思维，是把握社会现

实本质的科学世界观。它反对自然直观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澄清理论范畴之生活世界感性前提，生

活世界对人类来说在科学产生之前已经存在。生活世界本身也是构成性的，自然直观借助于直接给予

的东西进行说明，历史被理解为超越于自然的态度。科学本身只有从生活世界的变化（理念世界）才能

理解，生活世界是科学世界形成前的既有世界。辩证法是普遍的科学，是实现普遍认识和客观性要求的

学问。辩证法揭示出科学得以生成的感性生存论前提，使科学对自身的理解成为可能和现实。“自然科

学现在已经发展得再也不能回避辩证综合了。……作为它的经验的总结的结论都是一些概念，而运用

这些概念的艺术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和普通的日常意识一起得来的，而是要求有真实的思维”［5］（P16-

17）。唯物辩证法道出了哲学的秘密和人类历史生活之谜，揭开其神秘虚幻的面纱，澄清人类自身和社

会现实的存在论根基，社会生活的真谛变得可以理解。恩格斯创见的唯物辩证法是一门新唯物主义哲

学，恩格斯是当之无愧的哲学思想理论家，他与马克思同样作为反对哲学的哲学家，提出新观念以质疑

旧观念，质疑主流哲学传统与思辨方式，怀疑哲学本身价值。反哲学并不拒绝哲学探讨，而是提醒世人

为什么为它所压制，从而重建哲学探讨，说出哲学必须对之保持沉默的东西［17］（P95-96）。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上卷 .贺麟、王玖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于尔根·哈贝马斯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曹卫东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68



薛俊强： 重新理解恩格斯的辩证法及其方法论意义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聂锦芳 .“谢林—黑格尔学案”与恩格斯哲学思想的起源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5）.

[7]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 .范扬、张企泰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8] 汉娜·阿伦特 .过去与未来之间 .王寅丽、张立立译 .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译林出版

社，2011.

[9] 陈越 .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 .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 .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12] 胡大平 .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的自我理解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5）.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4] 托马斯·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 .金吾伦、胡新和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5] 胡塞尔 .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 .倪梁康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16] Paul Blackledge. Friedrich Engels and Moder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New York: Suny Press, 2019.

[17] 特里·伊格尔顿 .唯物主义 .吴文权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

Re-understanding Engels' Dialectics and Its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Xue Junqiang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Abstract Engels put forward philosophy of reality, blazing the trail for philosophy to access social re‐

ality; he broke the ideological shackles of speculative idealism represented by Hegel by tearing off its veil of 

mysticism, critically absorbed the world changing dialectical spirit in his philosophy, and transformed it into a 

dialectical materialist worldview that reveals the laws gove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nature and human soci‐

ety. Materialist dialectics carries the theoretical function and mission of this new philosophical worldview. It 

is not mechanical metaphysics or non-critical empirical science, but rather a historical science about real peo‐

ple and their development, which is the theoretical cornerstone of Marxist philosophy. By integrating dialec‐

tics, materialism and epistemology, Engels expanded the theoretical scope and historical connotation of 

Marx's practical materialism, creating the materialist dialectics with distinctive practical and critical character‐

istics and laying the scientific foundation for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t also gave an insight into the nature of 

capitalism and provided the theoretical weapons for achieving proletarian liberation. Engels' dialectics is 

based on the broader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the organic whole of "nature-life-labor-humanity" and the per‐

spective of human history. It not only straightens out the perceptual premise for the generation of conceptual 

categories, but also clarifies that social reality is a collection of processes. At the same time, it improves peo‐

ple's comprehension of the movements of contradictions in nature. It sparked a significant methodological 

revolution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understanding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paradigms, and offered valuable 

ideological resources for Marxist philosophical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s well as methodological innova‐

tion of philosophical and social science paradigms.

Key words Engels; dialectics; philosophical realism; practical materialism; theoretical paradigm revo‐

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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